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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同行的那些德国红十字会人员，认为马基雅洛伐尔需要的医药援助非常迫切，因而

决定于当晚回至奥国边界，去传送这个消息。侥幸之至，我又找到了一个匈牙利人，他愿意

将我送去二十里前面的基安尔，这一来，我去匈牙利首都的行程要暂时中断了。他的车是一

辆福特牌老爷车，车身破烂，用铁丝绑拢来的，但汽车终究是汽车。当我们离开马基耶洛伐

尔准备上路前，我们各自喝了一杯烈酒，那是他非法蒸溜的佳酿。在马基耶洛伐尔度过了一

日，我渴望喝一点酒；纳基政府是很明智的，它早就禁售任何可以醉人的饮料，包括啤酒在

内。去基安尔的路是黑暗而不平的，但看不见战斗，也听不见枪声。驻扎在基安尔——梭普

浪郡的全体匈牙利军队都已转向了革命，苏军紧守营内，一无动静。苏联军队如何被弄成中

立，那是我在后来听人讲起的。 

大约在下午九点半我到了基安尔，住进了“红星”旅馆。市政厅外面的广场上拥挤着人

群，他们站立着，进行讨论，我得用力地挤，才能穿过他们。市政厅是基安尔的国民委员会

的所在地。“国民”这个词
（注）

这里并用以表示那个机关具有行施到本区以外的权力；这
种委员会随便地自称为“国民的”或“革命的”。这些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网，遍布于全国各

地；它们是非常一致的：不论就其自发的情形——就它们的组成；就它们的责任感；就它们

对于粮食供应与社会秩序的有效组织；它们对青年中狂乱份子的抑制；它们中多数能用以应

付苏军问题的智慧；以及（最后的但非最不重要的）它们在许多方面与初次发生俄国一九〇

五年革命、后来发生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有极其类似之

处——来说，都是如此一致的，它们是武装起义的机关——由工厂、大学、矿山与军队选出

的代表聚集而成，同时又是人民自治机关。它们获得了武装人民的信任，因此它们享有很大

的权威。说在十一月四日苏军进攻之前全国政权就已经操在它们手上，并非夸张之词。 

当然与任何一次“自下”产生的真正革命一样，这里发生着“太多的”说话，辩论，争

吵，人们不停不歇地走动，口沫飞溅着，激动，鼓噪与沸腾。这是图画的一个方面。它的另

一方面却是那些平凡男女与青年——他们一向被秘密警察浸没在水底下的，现在则冒升到领

导地位上来了。革命推动他们前进，鼓起了他们公民的傲气与潜伏着的组织才干，去在官僚

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人家告诉我说：“你可以看见人民一天天在成长。” 

这幅革命图画的两方面都能在基安尔的市政厅里看到。代表团有来有往，到处是喧闹杂

沓声。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外面的阳台上，不断地有人在发表演说。头一眼望去，你也

许只能看见旗帜，弹药带，挂在肩膀上的步枪，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横行直撞的人群；或

者，你只听见叫嚣声、口角声、电话铃声不断，但是每一个房间里有其安定点：有一个或二

个平静而耐性的人物，正在设法使乱糟糟的情形变成一点儿秩序，他们把事情弄出头绪，劝

慰那些急不可待的人。这些人是非常需要睡眠的，他们又组织着，劝说着，建立一个首先为

要防止饥荒与经济解体的机关。他们是领袖，其中有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现在终于发见了

他梦想的革命了；另有一些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多数是不甚关心于政治分界的，因为全匈牙

利现在统一于两个简单的要求，甚至六岁的孩子们都在叫喊着的。这儿进行着革命，它不是

在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著作（那些著作价值是另一问题）中研究的，而是在全世界的众

目之下发生于真实生活中的。这是一次有血有肉的革命，它具有种种缺点，矛盾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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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身的问题。当他们带我去会见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他们被推选出来还未足48

小时）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悬挂着一幅列宁像，那时我差不多能够想象出列宁那支机灵的眼

睛似乎闪烁着，以示赞同哩。 

主席乔治·斯柴博，一位五金工人，穿着发亮的蓝衣服的高个子，纽扣眼里照例系上一

条红白蓝的三色带。不过委员会中真起作用的人物却是副主席阿铁拉·雪盖底，代表国家农

民党（这个党曾在长时期内成为共产党的一个暗中盟友，几天之后，它易名为彼多斐党）的

国议员，雪盖底的形象活像一个英国学者、背微驼，头发蓬松，叼着福尔摩斯式的烟斗，胳

膊下面老挟着一支塞得饱满的皮书包，用迅速的、嘲笑的与赞许式的目光看人。在星期六与

星期日这两天内，此人与斯柴博的主要努力是叫青年人中激昂份子平静下来。从全郡各地派

来代表，要求拔给卡车，以便大规模地“向布达佩斯进军”。据传在当时的布达佩斯，匈牙

利人与俄国人之间的战斗仍在进行。如果“进军”实行，显然是愚蠢的。国民委员会与纳基

政府靠着铁路电话保持联系，所以它知道苏军将在二三日内退出布达佩斯。带了步枪与自动

枪的青年人涌入布达佩斯，将会妨碍纳基的微妙谈判。我眼看着斯柴博、雪盖底和每一个新

来的代表团争论，说服他们道：他们的过分热心只能妨碍革命成功，而那几辆可以应用的卡

车一定要用来运送粮食给布达佩斯人民。 

国民委员会的这一态度，在基安尔并非是普遍受人欢迎的；这一点，当时在当地的人都

会承认。星期日下午，天主教徒在市政厅外面进行一次有力的鼓动。他们调集了约莫三千人

（全城居民为六万六千人）来听一个教士演说。这个教士说：“我不是用教士资格，而是用

一个匈牙利人资格来向你们说话”，他主张撤换国民委员会中的“妥协派”。在基安尔我遇

见了第一个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在红星旅馆的旅客接待桌后面有一个青年，他从我的账单上

划去了“红星”这两个字，用粗大的字体改写了“皇家”；他用宏亮的声音反复地说：“这

是我们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在说到斯柴博，与雪盖底时，他说：“他们正企图安抚

我们，不想动员我们。”不过基安尔的最大多数公民好像是坚定地站在国民委员会后面的，

这是从他们自己工厂里选举出来的机关。例如，委员会发出号召，请大家帮忙将粮食装车，

以便送去匈京，就有极大多数人响应。当我去访问那聚集与装载粮食的中央停车场时，看见

组织工作做得效率极高，使我非常感动。 

星期六夜间11点左右，有十几名各国的新闻记者来到了基安尔，雪盖底已经同意举行一

次记者招待会。他坦然说出委员会对于纳基政府的广泛支持，“不过纳基政府还有好些事情

没有说出来”，他说。委员会的基础是一种人民阵线。他们要求完全的独立与撤退苏联军

队。诚然，纳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是干净而诚实的”。第二个步骤是要说服人民再

度开始工作。 

“哼，这全是共党的谎话，”坐在我后面的一人愤怒的美国记者嘀咕着，“这家伙正是

走卒一个。”显然，美国报界所需要的是某种类乎“不断革命”的情形。 

雪盖底告诉我们，基安尔的秘密警察是怎样被制服了的。普通警察与兵士转向到工人一

边，合力向监狱进攻，释放了政治犯——其中有些人已受了好几年酷刑，为的逼他们承认

是“间谍”。被释者还有少数小偷。有三个进攻者与三名秘密警察丧生，一名秘密警察自

杀，另有三名被俘。雪盖底说：“他们的罪行将被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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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基安尔，我首次遇见了一群共产党员，且能和他们作长时间的谈话。他们是剧团

和木偶剧团的成员，听说我在市上，他们便来找我，带我上他们的俱乐部去，请我吃饭。他

们是极好的同志，关于过去几日以及过去11年间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

见。其中一人，在1948年当情形开始不对的时候，离开了党，如今在新的自由讨论中快乐极

了。我是从他们口中听到基安尔的苏军是如何被中立了的。据说，星期三，苏军坦克与装甲

车巡行市井，青年们对它们做猫叫，掷苹果，有一个兵士已举起了枪，准备射击，但给他的

同伴把臂膀敲下去。然后，俄国人退进了数公里以外的军营。星期五，传说苏军派出征粮队

到附近农场征取粮秣，国民委员会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见苏军指挥官，提出如下建议：倘

俄国人允诺不开入市内，不向人民开火，国民委员会愿意供应他们粮食。这个诺言，据我的

共党朋友（他是代表之一）告诉，是被遵守了的。 

共产党的地方委员会是瓦解了。但是星期日，当我在旅馆对面Ibusz
（注）

的办事处用英
镑掉换匈币时，兑换处的职员却殷勤地替我翻译一张新地委——全由“纳基派”组成的——

的宣言，它以显著地位登载在当地的早报上。写在头里的口号不再是“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

来！”而是“为独立民主的匈牙利而奋斗！”地方党部的声明完全支持两大要求：取消秘密

警察与撤退苏联军队。 

职员看见我在他给我的表格上签的名字，惊异地望着我，说：“在我们党报上，这个名

字我看见过很多次了。”停了一停，他又说：“作为一个英国共产党员，你对我们的革命有

何感想？”我告诉了他我初步的印象。他便问：“你会把真相写出来吗？”“是的，”我

说，“我会的。” 

 
  

（注）Navional 这个字，兼含有“国民的”与“全国的”等意——译者 

（注）疑是官立旅行社或银行，因著者未用英文译出，只得存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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